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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独山子油矿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开发的油气田之一，最先由盛世才政府和苏联政府口头约定合作开发，新疆当局与苏联合营期间取得了不错进展。盛世才和苏联政府关系破裂后，中苏双方开始合办独山子油矿谈判，几个月后以失败告终。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挖掘，回顾了独山子油矿的地质考察和新疆当局与苏联合营时期的发展状况，梳理了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谈判过程，探析了谈判失败原因和影响。在此基础上讨论民国时期中苏关系背景下我国油矿工程的特殊性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外在因素，以此体现工程技术发展的社会性选择的特点。

关键词: 中苏；油矿工程；独山子；谈判

民国时期油矿工程的发展是我国油气田开发的开端。油矿工程开发在民国时期被看成应急性的国防工业，独山子、玉门和延长油矿被称为新中国前的三大油矿，在我国油矿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独山子油矿位于偏远新疆，远离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和苏联关系甚为微妙，独山子油矿因中苏合办而带有特殊性，影响中苏合办时期独山子油矿发展的因素并非原油储量、生产设备和技术等一般制约油矿工程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是技术以外的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
独山子石油开发由来已久。1902 年，独山子即开始用土法提炼石油。1907年，新疆当局决定对独山子石油“建厂购机试办”。1909年， 新疆商务总局从俄国购进一套顿钻钻机，运至独山子钻凿油井，标志着新疆石油工业的开端。1911 年，独山子的石油开采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止。1913 年，杨增新试图以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石油生产，在苏联石油产品大量输入后，这些企业都被迫停办。 从 1935 年开始，盛世才①和苏联政府口头约定合作开发独山子油矿，并未签订任何协定或合同 。1942 年 10月至 1943 年 3月， 中苏就合办独山子油矿在重庆谈判，谈判以失败告终。
目前学界涉及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的文章较少，大都集中于新疆和苏联口头协议合办独山子油矿以及中苏独山子油矿谈判的记述或论证，对此次谈判失败的原因，或没有涉及，或简单带过，缺乏对失败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回顾独山子油矿的石油地质考察和谈判前的发展状况，梳理中苏独山子油矿谈判整个过程，探析失败原因和影响，讨论在中苏关系下影响我国油矿工程早期发展阶段的外在因素及其特殊性，以此体现工程技术发展的社会性选择的特点。
① 盛世才（？-1970），辽宁开原人，早年留学日本，1933 年至1944 年任新疆省主席和边防督办，有“新疆王”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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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子地区的石油地质考察与谈判前独山子油矿的开发

1.1俄国学者对独山子地区的石油地质考察
新疆主要有准噶尔、吐-哈（吐鲁番-哈密）和塔里木三大盆地，独山子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石油、天然气是其主要的自然资源，具有油层浅、原油质地优良，天然气中乙烷含量较高的特点，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在早期就引起了俄国学者的注意。
1895年、1905 年、1906年、1909 年，俄国著名地质学家奥布鲁切夫（ОЬЛучеВ. В. А.）①曾经四次到准噶尔盆地进行石油地质考察工作，调查笔记有 3000多页，笔记中描述了乌尔禾沥青丘和塔城黑油山沥青丘的情况，绘制了 1︰50 万准噶尔盆地西北部地质图，认为其油源来自侏罗纪以下地层，指出该盆地具有含油远景。1906年， 俄国的一个探险队进入新疆进行考察，有说法认为他们发现了 74处油苗，认为包括独山子在内的乌苏安集海以南一带是中国西部最大的产油区之一。1935年，苏联科学考查团在准噶尔盆地南缘进行区域地质调查,沙依道夫(ШАИДОВ M. И.)绘制了 1︰20 万的地质图，发现了一系列构造并对有些地质构造进行评价，他认为独山子构造值得钻探。

1.2   中国学者对独山子地区的石油地质考察
1919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②在《中国矿产志略》中记述了乌苏独山子、乌鲁木齐四岔沟、绥来和黑油山的油苗，认为新疆“产油地多在塔里木河流以北”。1932年前后，谢家荣③曾对新疆石油地质进行调查。在《中国之石油》一
文中记述新疆乌苏、迪化、绥来、塔城等县的油苗，称乌苏独山子是新疆现已知的油苗点。他根据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地质调查的情况，认为新疆的产油希望，在其他各省之上。
1942年，翁文灏组织了以黄汲清④为队长的资源委员会独山子油矿地质调查队进行地质调查。他们首先在独山子油田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石油地质调查，而后考察了新疆其他地方的一些油苗。勘探结束后，黄汲清写成报告《新疆乌苏独山子石油及煤气矿床说明书》，论述了独山子的地质、油苗、储油构造、油气运移和发展前景评价，并对独山子原油的物理性质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独山子原油  “油质甚佳，为不可多得之良好原油也”。1943年 6月 1日，黄汲清写成的《新疆矿产见闻摘要》中也概述了乌苏等地矿产的分布，提出了进一步勘查或开采的建议。对于乌苏独山子油田，“油田长约七公里，构造甚佳，油质甚好，交通便利，如能扩大钻探工作，每日产原油百吨似不成问题，故独山子炼油厂事业应予继续维持”。

①奥布鲁切夫（1863-1956），苏联著名的地质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地理学会名誉会长，在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和中亚地区地质研究方面成就显著。
②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早期最著名的地质学家。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任职，主管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
③谢家荣（1898-1966），上海人，地质学家、矿床学家、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
④黄汲清（1904-1995），四川仁寿人，构造地质学、地层古生物和石油地质学家，提出陆相生油论，具体部署、指导中国石油天然气地质普查勘探。
经过中外学者考察，独山子地区的生油、储油情况被进一步了解，开发前景被进一步肯定。独山子油矿若能进行有组织、有规模开发，定能为民国时期的石油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1.3谈判前独山子油矿的开发
1933年，盛世才走上新疆政治舞台，采取亲苏亲共的策略，并在苏联的帮助下站稳脚跟。1934 年 5 月，新疆省政府决定在乌苏安集海成立炼油厂，提炼土法开采的原油，张鸣璠任厂长。1935年，以石油专家组成的苏联科学考查团以受盛世才邀请为名到新疆进行地质调查，苏联政府和新疆省政府决定合作经营独山子油矿。1936 年 4 月， 双方联合成立了独山子石油考察团。是年8 月 28 日改称独山子石油考察厂，同年 10 月，安集海的炼油厂和考查厂合并，正式成立了独山子炼油厂， 苏方称独山子石油康宾娜（Комбинат——联合企业）。1936年 9月，独山子油矿的钻井工作开始，1937 年 1月 14 日，第一口井喷出了工业油流，104这标志着独山子油矿具有工业开采价值。
新疆当局与苏联合营独山子油矿期间，中方人员负责行政事务和生活后勤管理，苏方人员主要负责生产及生产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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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为 1942年谈判前独山子油矿重要人员，11 名主要人员中， 只有负责协理总务的厂长和治安管理的矿警局长两个管理岗位为中方人员，油矿关键部门和技术岗位均为苏联人，独山子油矿的开发完全依靠苏联的技术，可看出因中方缺乏技术人才，苏联人在油矿开发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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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当局与苏联合营期间独山子油矿的主要设备如表2 所示。其主要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基本都由苏联运入，这一时期苏联运入器材共计9650 吨，油矿已经初具生产规模。值得一提的是 1938 年，油矿筹建年加工能力5 万吨的常压蒸馏装置，苏联方面负责设计并提供主要设备，包括常压蒸馏塔、精馏塔、分馏塔、加热炉、冷凝器、换热器等，1942 年建成投产，其规模和先进程度当时在全国是唯一的。此时油矿的原油炼制能力已经远远超过原油生产能力，177 需要进一步增加原油产量。
经过新疆当局与苏联几年经营，油矿取得了不错成就，成为仅次于玉门油矿的一个重要油矿。合营期间，油矿总钻井33 口，其中 330米以下浅井 19 口，深井 14 口，进尺约 15833 米；1942 年生产原油 7069 吨，为新中国前产量最高的一年，1943 年 3、4 月份原油单月产量超过一千吨，4 月产油1176.31 吨，是该矿 1943 年产油最多的一个月；总加工原油 1 万多吨，生产汽、煤、柴油共约 6000多吨。黄汲清在调查后称“独山子油矿经过新苏合营，1941年起大量出油，独山子炼厂一跃成为新疆新式工业的翘楚”，“炼油工作系在工程师慎密之下进行，所用方法及机械亦极现代化”。当时玉门油矿的技术人员靳锡庚称独山子油矿在技术上比玉门先进，独山子已经钻凿一批深井，使用泥浆搅拌器和射孔器，这些在当时都是世界先进水平。独山子油矿正待进一步发展之际，盛世才和苏联关系恶化，中苏双方开始就合办独山子油矿进行谈判。

①文自璿，辽宁人，曾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1941 年 7 月至1944年 8 月任独山子炼油厂代厂长，后任乌苏油矿筹备处副主任。

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谈判的过程

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有其特殊性，该项事业不是一般性的政府与国外企业合办，也不是两国的两个企业合办，而是由两国政府协议合办。合办企业关注的焦点一般为合办事业的前景、核心技术和利润等，对于油矿开发来说，石油勘探、开采和炼制等相关设备、技术更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在中苏谈判整个过程中，双方对于以上问题都不太关心， 双方争夺的是独山子油矿的管理权和中方的主权。影响整个谈判的核心因素为合办油矿的资本组成、管理结构、土地计价和法律规定等问题，这也是一直贯穿于几次谈判中不可调和的分歧点。

2.1谈判的起因
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的谈判是在盛世才和苏联同盟关系破裂下进行的。1940 年新疆当局与苏联签订的《新苏租借条约》以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失利是盛世才决心脱离苏联的导火索。1940年 11 月间，苏联单方面拟定了租借新疆锡矿的条约——《新苏租借条约》（俗称“锡矿协定”），强迫盛一字不改地予以签字，这个条约包括苏联在新疆拥有种种特权，并几乎摄取了新疆的各种矿产资源，规定苏联有权在新疆驻军。苏联对新疆不断加强的控制，严重影响盛世才的独裁统治，这也让盛世才担心自己和新疆会成为苏联国家利益的牺牲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苏联在战争前期节节败退，断绝了其对新疆的援助，盛世才错误判断苏联将会在战争中失败， 为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决心脱离苏联，转投国民政府。1942年 3 月，盛世才以其四弟盛世骐被杀一案为由在新疆地区公开逮捕苏方人员和中共人士。
盛世才的反苏立场，使得苏联感到必须结束口头约定的合作方式、与新疆正式签订合办独山子油矿的合同，来保障独山子油矿合法开采并向苏方供油。国民政府方面，希望借此谈判机会清除苏联在新疆地区的势力，实现新疆与国民政府的统一。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石油需求主要依赖进口，抗日战争期间，国外石油输入渠道基本断绝，国民政府对合作开发独山子油矿寄以希望。因此，为了中苏双方共同利益，需要有一个平等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合办条约使得独山子油矿继续开办下去，于是中苏两国政府就合办油矿进行谈判。
苏联方面最初是想避开国民政府，直接与新疆政府签订合办独山子油矿合同，并向盛世才提交了协定草案。由于决意脱离苏联，盛将苏联提交的草案和 1940 年签订的《新锡协定》上交给蒋介石， 并请蒋派出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来新疆处理合办独山子油矿事宜。苏联方面对盛世才将合办油矿事宜转交给国民政府甚是不满，后在盛世才与苏联方面沟通后，苏联同意独山子油矿转由中国中央政府和苏联政府合办，并授权驻华大使潘友新(Панюшкин, A. C.)①和商务代表巴库林(Бакумин, А.  В.)在重庆与中国外交部和主管机关进行商讨。

①潘友新（1905-1974），苏联政治家、外交官。1939年至1944年、1952年至1953年间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2.2谈判的过程
1942 年 4 月，苏联就合办独山子油矿向盛世才提交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新疆省政府协定（草案）》。该草案共 19 条，主要内容有： 石油康宾纳的建设费用，新、苏各支付 50%，以后的投资也按此比例；苏联有权用新疆省政府偿还的贷款和支付的利息在新疆购买货品，免交出口税；经理和工程师由苏联石油工业委员会任命， 副经理由新疆省政府任命；新疆提供的土地不索代价，苏方提供的技术和机器设备都要作价投资； 产品平均分配；财产保险由苏联国家保险局办理；安全守卫工作由苏方护卫队负责；该协定期限为25年。但该草案未获得中方认可，因此并未作为谈判的文件。
1942 年 10 月至 1943 年 3 月，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代表就合办独山子油矿在重庆进行了三次谈判和一次沟通会议，但双方在投资份额、公司领导人、土地有偿使用和适用法律等问题上分歧严重。第一次谈判中，中方向苏方提交了《中苏合办新疆独山子油矿协定草案》和《独山子特种油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该协定草案共计15条，主要内容为：公司资本中方占 51%，苏方占 49%；公司所需土地建筑或其他当地器材需公平作价抵充资本；公司董事会7 人，中方指派 4人，苏方指派 3 人，董事长由中方董事担任；总经理由中国人担任，协理由苏联人担任；该协定期限为七年半；公司依法向中国政府登记；公司应遵守中国现行之一切法律、法令及条例。苏方并未在会上对中方所提草案提出任何意见，表示先将中方所拟草案带回去研究。
1943年 1月 18日，潘友新向中方外交部提交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于开发新疆省独山子油矿协定草案》，作为对中方提出的协定草案的对案，该协定草案共 21条，除提出公司总会计由苏方指派，副会计由华方指派，公司理事会主席中苏双方轮流担任和放弃苏联派出护卫队之外，其余内容和之前苏方提交的草案基本相同。[25]因双方草案存在分歧，外交部长宋子文决定先组织一次会议，沟通双方不同意见，但会议并未取得任何成效。随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双方就分歧点进行激烈辩论，未得任何结果。
1943 年 3 月 8 日进行第三次谈判，苏方代表潘友新首先报告了苏联政府给驻华使馆的复电， 复电主要内容为四点：资本问题：中苏双方各出50%；公司之管理：董事会双方各派3人，开会时轮流充任主席，正经理应为苏联人；法律问题： 凡与协定之原则不符的任何法律，不得适用；地段问题：公司所需土地，不得索价。并表明如果华方不能接受以上要求的话，苏方则认为没有其他解决此案途径，双方对复电内容进行激烈辩论，但仍未达成任何一致意见。表3 为中苏数次谈判情况。
[bookmark: _GoBack][image: ]
1943年 5 月 17 日，中国政府仍在筹拟合办办法之际，苏联驻华大使馆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将独山子油矿设备拆运回苏联。”合办独山子油矿的谈判戛然而止。1943年 11 月 2 日，苏联政府表示将苏方投资独山子油矿搬不走的油井和建筑物卖给中国，总价201.263万美元。1944 年 2 月 16 日，中苏双方在迪化签订《中苏承买与让卖独山子油矿苏方所有之建筑及设备合同》，中方以170 万美元购买苏方遗留在独山子油矿的资产，2 月 27 日，独山子油矿中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次日苏联总工程师等苏联人员也全部撤离。1944 年 8 月 15 日，国民政府成立乌苏油矿筹备处，接办独山子油矿，至此，独山子油矿归为国有。

谈判失败原因及影响

3.1失败原因分析


在开发独山子油矿问题上，中苏两国政府都有共同利益，都对合办油矿寄予希望，期盼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签订合同继续开办，但是这次谈判还是以失败告终。导致谈判失败的原因可从直接、间接以及更深层次的原因三个层面进行总结。
中苏双方存在的四点不可调和的分歧点是导致谈判失败的直接原因：一是油矿的资本组成问题，苏方资本能否占到50%；二是公司的管理问题，即董事长和公司经理由哪一方担任的问题； 三是公司占用的中方土地是否应计价的问题；四是中国法律对协定条约是否适用的问题。苏方为了维护在新疆的既得利益，一直坚持要求按照“平等原则”享受应有权利，却完全忽视了中国的主权问题和法律规定，苏方所坚持的条件，意在把控独山子油矿的控制权，控制新疆之经济，为以后的合作事宜奠定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基础。国民政府对此次谈判也极为重视，因为这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第一次与外国合作开发本国境内油矿的谈判，[2]111 中方最大限度地坚持了平等原则， 但在坚持国家主权和法律的前提下，对于苏方所提要求是无法接受的。虽然双方都有意合作，但分歧始终无法调和，这是导致谈判失败的直接原因。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和盛世才的反苏行动是谈判失败的间接原因，加速了谈判失败的进程。1942年，苏德战争的爆发直接威胁到苏联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的巴库石油矿区，独山子油矿作为苏联后方能源基地的地位凸显。1943 年 2 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巴库油田等石油基地的威胁解除，石油生产能够满足国内石油需求， 苏联对独山子石油的迫切性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苏方在谈判后期采取强硬态度，在未取得进展后，单方面决定撤回独山子的设备和技术人员。盛世才在转投国民政府之后，盛苏关系开始破裂。在苏联向国民政府揭露盛的一系列“劣行” 后，盛苏关系彻底决裂，盛的反苏立场愈加坚定。为了驱逐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新疆当局对苏联商业机关的活动百般作梗，如禁止当地商人和苏联商业机关签订交易等，给苏联人在新疆的商业活动造成困难。同时新疆当局颁布命令， 禁止向苏联专家出售食物商品等，并对他们的出行和社交进行了密切的监控。这一系列行动使得苏联在新疆的活动举步维艰，这无疑加速了谈判失败的进程。
国民政府对新疆政治、主权的考量和外部形势的变化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此次谈判，国民政府对新疆政治、主权的考量大于经济利益的考量。鉴于此前盛世才在苏联协助下割据一方，蒋介石一直希望能够将新疆统一。此次中苏谈判给国民政府清除苏联在新疆的控制势力，实现新疆 “中央化”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蒋介石指示“主权必须收回，至于其他经济利便，我可与他。只在不损失我主权范围内，在经济上可与之合作。至于破坏法律，有损失主权者，则不能有丝毫让步。例如组织工作公司，我方资本应占51%等，不能变更”。较之于经济利益，国民政府更看重政治利益，因此没有接受苏方所提出的合办条件。
同时，外部形势也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为收回新疆的主权，何应钦于1942 年 7 月拟定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制定了详细的收复计划，随后胡宗南的军队被派往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进军新疆成为必然之势，苏联想要维持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已显得不太可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形势下，苏联也不敢冒政治和军事上的风险以武力占领新疆。与此同时，苏联国内深受战争拖累，亦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新疆问题上。在这些外部形势下，苏联只好选择放弃谈判，暂时撤出新疆。

3.2谈判失败的影响

谈判失败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了甘肃油矿局乌苏油矿筹备处接收独山子油矿，油矿的管理权由新疆和苏联政府手中转移到国民政府手中，独山子油矿回归国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新疆石油资源，让苏联掠夺新疆资源的希望破灭。
谈判结束后，苏联迅速拆运独山子油矿设备， 这些设备包括所有能搬动的钻井、采油、炼油设备、材料以及辅助设施，包括各种已经铺设的管子，刚建成投产的年加工能力为5 万吨的常压蒸馏设备也被拆运回苏联。五个月的时间搬走器材约 12000 吨，只剩下了 11 口油井、房屋和一些不能用的机器设备，同时苏联将所有油井用电焊焊死，油矿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全部撤回，独山子油矿彻底停产瘫痪，这对油矿的发展是一沉重的打击。这也给后来油矿恢复生产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乌苏油矿筹备处需要先恢复供水、供电，然后从玉门油矿调来各种器材启封油井，恢复产油、炼油。从 1944 年 9 月到 1945 年 8 月，乌苏油矿筹备处期间，油矿生产原油 3127 吨，仅有1942 年原油产量的 44%，并且没有进行任何勘探和钻井工作。油矿设备、钻井、采油和炼油等方面都无法和新苏合营时期相比，这阻碍了独山子油矿的进一步发展。
谈判中中方对于我国主权和法律的坚持，确立了民国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利用外资合作开发中国境内石油的准则，1945 年资源委员会和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石油公司就共同开发甘肃、青海两省境内油田的原则与谈判中所坚持的原则是一致的。

结论

独山子油矿是中国石油行业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中苏谈判的这段历史及其影响，反映出在中国油矿开发早期阶段，技术性问题并不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技术之外的因素往往占据主要地位。尤其是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一方面国民政府提出“一滴汽油一滴血”口号，石油开发  被看成是应急性的国防工业，另一方面苏联亦将之视为战争能源补给基地。而新疆的油矿亦被国民政府视为取得对新疆控制权的象征，这必然导致谈判中中方的出发点为国家主权，苏方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当双方在油矿控制权的层面上无法达成一致时，生产和设备等技术性因素自然不可能成为谈判焦点。因此，这些影响我国油矿早期开发阶段的外在因素，也注定了我国石油工程发展初期的特殊性。从这一意义上说，中苏独山子油矿谈判及其失败这段历史，是讨论中国早期石油工程技术史特征绕不开的话题。
从工程与社会的层面来说，独山子油矿的中苏谈判是一个典型的反映工程技术发展的社会性选择的案例。工程、技术、科学是不同层面的概念，工程是特定历史背景、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与科学、技术比较，其发展模式更具社会性。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往往决定一项工程事业进展的不同轨迹。因此，独山子油矿谈判这一案例对于当今中外工程合作同样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虽然时代背景在改变，但影响工程发展的社会性因素依然存在，在当今中国与国外的铁矿资源和高铁项目的谈判中，资源的争夺、知识产权和国际政治环境等非技术性因素依旧是影响谈判的关键。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中苏独山子油矿谈判对当今技术史和工程史研究也有一定价值，即除了研究工程技术的内史外，影响其发展的社会性因素同样不可忽略。
(本文摘自：2018年2月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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